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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探索

记得是在 2003 年 11 月, 我应邀到山东

青州参加了一个关于民俗学田野作业方面的

研讨会, 会议安排我们到一个名为井塘村的

山村作调查。在调查之前,已经见到了由叶涛

同志主持的井塘村民俗调查的出色报告。我

们注意到井塘村妇女始终保持着在每一个月

都在村内举行敬神仪式的传统, 她们分别结

成“四季社”、“玉皇社”等,活动的地点就在某

一户家庭当中。在这每月一天的“社期”之内,

她们理所当然地将家务交由男人处理, 从而

专心致志地举行各种敬神仪式, 特别是要进

行内容丰富的歌舞表演。借助于神圣宗教的

名义,她们赋予该项活动以莫大的权威性,试

图获得传达某种知识的话语权力。也可以说,

在这样一个村落社会的环境中, 这些妇女们

在神圣空间中所上演的歌舞, 构成了一种恢

宏的叙事,用以认识与解释人生、社会和宇宙

的全部秩序。仪式过程中所表达的那些特殊

知识, 是与她们的特有的表演能力紧密结合

在一起的, 因而能够充分显示出她们创造和

传承村落精神文化的重要作用。在这种刻骨

铭心的聚会中 , 艺术与信仰、性情与才智 , 全

都浑然一体,难解难分。

由此我进一步意识到,艺术,尤其是老百

姓的艺术, 其价值一定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

中得以实现的, 因而我们的研究也必须与其

社会环境的考察联系起来才有意义。在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里, 人们曾经单纯地认为乡民

艺术的主要特征是娱乐性和审美性, 比如认

为农民只有在农闲的时光里才需要娱乐和表

演活动 , 所谓“闲中扮演”。实际上 , 事情并没

有那么简单,农民的农事劳作是闲下来了,但

他们仍然在忙着进行创造, 这是一种为了生

活的有序与精神的完满而主动进行的文化创

造。这种文化创造离不开艺术活动,这是我们

对乡民艺术予以认知的基本前提。

《乡民艺术的文化解读》一书的作者张士

闪在艺术院校从教多年, 他正是因循这样的

研究理路而展开乡民艺术研究的。他的主要

着眼点并不在于乡民艺术活动中艺术层面的

村落生活与文化体系中的乡民艺术

●刘铁梁

摘 要:村落民俗志在观察构成乡民艺术之语境的同时,所描述的多种生活知识实际上已经

与乡民艺术构成了相互解释的互文关系。乡民艺术作为精神创造现象直接与民俗

宗教信仰活动发生联系,这牵涉到中国乡村社会神圣文化空间建构方式的问题。以

乡民艺术为轴心、以村落为单元建立起田野研究的动态研究视野,还牵动了关于民

俗作为“ 生活层面的文化”的民俗学“ 元理论”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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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规定性, 而是关注于掌握在乡民手中的

艺术文本如何在乡村社会中一再被表演、重

复、传承的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的意义显

现。比如,小章竹马为什么要请村书记来主持

“出马”的仪式?井塘村妇女结社为什么要将

歌舞表演的高潮部分安排在村民午饭后的闲

暇时段? 洼子村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将本村

的辉煌历史以及与本村有关的“文化人”编成

经典段子,以“啦呱”的形式到处讲说?这些观

察与思考正是本书与以往乡民艺术研究著作

的最大不同之处。我觉得本书带给我们的最

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在于以下几点:

一、乡民艺术与村落生活空间

显然,作者是从“作为民俗现象的艺术活

动”的角度来理解乡民艺术,并给予个案描述

性的研究的。这在理论、方法上都具有一定的

创新性质, 特别是在民俗学和艺术学之间搭

起了桥梁, 丰富了他一向倡导的艺术民俗学

研究的理念与经验。在他看来,乡土社会与乡

民艺术,是文化语境与文化文本的关系,同时

后者还是容纳有丰富历史信息、具有神圣秩

序意义和情感交流价值的象征性文化载体。

应当说,这些“表演性”的民俗现象,同时还是

在乡民生活中与一般日常语言既不相同却又

相辅相成的特殊的交往工具, 这种认识在书

中也得到一定的体现。在这样一些理解的基

础上, 作者力图对小章村的竹马表演和其他

几个村落的民间艺术给予全面的描述。这种

尝试很有难度, 但我们看到他根据大量第一

手的实地调查材料, 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在这

几个村落当中, 家族村落生活规范及其历史

记忆与乡民艺术及其传承活动的紧密关系 ,

其中不仅有结构性的分析, 也有关于变迁过

程的历时性观察, 因而能够较为系统地完成

了一个具有示范意义的个案研究工作。

作者无意将本书写成没有具体人和事件

的歌谣荟萃、民间故事大观或者是秧歌小戏

一类文本的琐细罗列, 也无意对民间工艺技

术进行不厌其烦的介绍与赏析。作者还特意

避开从芜杂的艺术文本资料中筛选例证 , 去

分析其中究竟反映了什么样的道德观念、家

庭观念、爱情理想。于不动声色之中 , 他已经

超越了以往对于乡民艺术的这一传统解读模

式。书中所涉及到的四个村落,作者都曾不止

一次地身临其地,做过扎扎实实的田野作业。

以这些反反复复的调查为基石,毫无疑问地,

这首先是一项民俗学的研究,但我相信,这同

时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艺术学的研究。因为

乡民艺术的展演活动, 是离不开乡土社会的

具体生活环境与整体文化模式的, 所以乡民

艺术的意义也就需要在这种生活中去解读。

因此, 如果说民俗学能够对艺术学有所借鉴

的话,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对社区文化

进行整体性解读的方法, 中国民俗学的新近

发展已经提供了这一可能性。

本书特别强调对于村落民俗志的描述 ,

但这种描述不是村落内部生活形态与文化事

象的简单集合,而是承担着揭示该村“文化的

语法”、凸显这一村落个案典型意义的重任。

这样, 村落民俗志在构成乡民艺术文本之语

境的同时, 所描述的多种知识形态与乡民艺

术之间也就构成了相互阐释的互文关系。换

句话说, 作者将乡民艺术视作村民的一种生

活实践活动, 他所关注的是乡民艺术如何在

村落生活中发生实际作用, 以及如何与其它

村落知识一起交织成一个相对自足的村落文

化体系。

乡民艺术是民俗文化的一种形式, 而民

俗文化是伴随民众实际生活的文化。为什么

当我们置身于民俗场景中才会感到乡民艺术

的展演特别有味? 因为乡民艺术本来就离不

开现场, 其意义的生成和表达都离不开实际

生活。如果让井塘村的妇女们到城市的舞台

上去表演仪式歌舞, 那些本来在村落环境中

由她们与观演者在文化互动中所生成的意义

就无从产生 , 她们的情感也难以表达。试想 ,

不烧黄表纸, 没有了香烟袅袅所营造的神圣

氛围, 妇女们之间没有了日常生活中的充分

交流,她们的歌舞表演如何能够保持韵味?更

重要的,她们的观众就是家人、亲友和本村村

民。也就是说 , 只有在村落场域中 , 她们的表

演才是有的放矢的。有的时候 , 包括学者、当

地官员在内的外来者也可能会前来观看 , 她

们自然也不会拒绝,甚而感觉更加高兴。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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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乡民艺术的表演空间一般都是开放性的,

表演者和外来的观众之间通过交流, 很快就

成为可以信赖的朋友, 而且表演者总是能够

把那些进入自己村落的外来者看作是新的观

众。所以此时的艺术表演活动仍然处于比较

自然的状态, 只是由于增加了外来的观众而

使得她们的表演更加起劲。乡民艺术的传承

人甚至认为外来者大多是“见过大世面”的

人,应该更聪明,更有水平。但是在我看来,这

些初来的客人还一时不能作为合格的观众 ,

因为他们还不熟悉村落的生活, 需要在表演

活动之外与村民发生更多的接触。

二、乡民艺术与民俗宗教

乡民艺术活动具有鲜明的实践功用性。

对此, 一般的理解主要着眼于艺术与生产活

动的关系,但是我们不难发现,在村落生活当

中, 艺术的创作和传承主要是满足乡民的精

神需求, 是与民众的各种交往活动紧密结合

的。其中,与宗教信仰活动的关系是最为突出

的现象。这就形成了中国乡民艺术的独特景

观:艺术常常打着信仰的旗号,增加自己在现

实社会中存在的合理性与权威性, 而宗教信

仰往往需要借助于艺术表演增强自己的感染

力。由此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神灵总显

得人性十足。这并不一定要用日常与狂欢的

对立统一来解释, 而是与中国人对于神圣空

间的独特建构方式有关。在中国式的神圣空

间里,不仅需要礼节、礼仪之类庄严肃穆的活

动,也需要欢腾的表演;既需要象征性地表达

与重建社会生活的秩序, 也需要夸张地体验

生活的乐趣和发挥真实的性情。

本书旨在推进国内学界对于乡民艺术的

研究, 却将大量笔墨投放在对于村落宗教信

仰活动的描述与分析,这绝非偶然。张士闪在

长期的村落调查中发现, 在传统的乡村社会

中, 乡民在农闲时节进行的最重要的精神活

动有两种,信仰的和艺术的,而许多乡民艺术

都曾发生过类似的由信仰到艺术的内部行为

的置换,或者说,它们是在某些信仰活动的艺

术化过程中逐渐成型的。而他所关注的鲁中

五村有着至为丰厚的民间信仰土壤,“使得村

落信仰体系的描述在通常村落民俗志中的必

要 , 变为在‘深描’层面的必需。”他的这一认

识, 成为他所倡导的艺术民俗学研究走向深

化的一个突破点。

作为民族宗教实践方式的乡村仪式活

动 , 主要有两大类型 , 一为祭祖仪式 , 一为敬

神仪式。西方的宗教活动集中在教堂进行,实

行的是教皇或总会以下的教阶制。我国乡间

广大民众参与的宗教仪式活动则是比较分

散,权力直接源于地方的祠堂和庙会制度,与

乡村自治社会的集体意志相关联, 对社区秩

序起到了一种整合作用,具有很强的世俗性、

功利性。庙会制度既然是社区权力建构的民

间传统, 那么就与西方社会自启蒙时代之后

所强调的宗教与世俗、进而国家与社会的对

立关系有所不同。我们从汉族民间宗教的实

践中可以看到, 对于国家框架之内地方权力

建构的想象, 与一个社区对神圣权威的认可

过程形成了一致的关系。沃尔夫从神灵体系

与政治体系相仿佛的现象入手, 强调了中国

宗教的整体性,即神、鬼、祖先的宗教体系。他

进一步指出,中国宗教中神灵没有绝对性的、

稳定的神格 , 神、鬼、祖先之间是可以互相转

化的。神需要不断地有香火供奉,不断地有祭

祀仪式,否则就难以保持自己的灵验。

此外,我认为有必要指出,中国民间的祓

除仪式(傩)在西方是比较少见的。中国的宗

教精神中特别强调“生生不息”, 有时就是直

接采用拒斥死亡、驱除灾病的办法。比如 , 古

代的上巳节就有在水边举行这类“实用”的祓

除仪式, 今天我们还保留着端午节在门上插

艾蒿、除夕之前张贴门神、春节期间在门口放

置“拦门棍”或在庭院里“撒陈草”等习俗。至

于放爆竹、放风筝等 , 也来源于这种意识。现

在我们称作乡民艺术的抬阁、甩花、扔火把

等,都与这种祓除仪式有关。人们多注意到民

间仪式迎神、娱神、谢神、送神之类旨在纳吉

的活动 , 其实 , 在此之前一般都会有类似“扫

除”、“净坛”的仪式 , 起着驱邪、驱鬼、避灾一

类的作用。也就是说,纳吉与祓除二者之间往

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宗教精神的表现,

对于理解乡民艺术何以使得人们的心灵得到

抚慰,实在是一个不可以缺少的观察角度。

艺术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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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本书中所涉及到的四个村落个案 ,

作者主要都立足于乡民艺术传统与村落家族

叙事的深层联系, 这当然不止于艺术与宗教

的关系, 还直接将乡民艺术放进村落社会的

秩序与地方历史文化的认同过程之中。但正

是借助于对艺术与宗教之间关系的思考 , 作

者以乡民艺术为轴心建立田野研究的关联性

动态视野, 在民众仪式性表演实践与村落生

活规范之间发现并揭示出“民艺”活动的某些

“文化逻辑”。实际上,这已经在更为广泛的意

义上, 对于中国乡民艺术如何在村落生活与

文化空间里得以存续、发展和变化的这一基

本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

三、民俗:生活层面上传承的文化

村落之所以是乡民艺术研究的一个切入

点, 是因为这些艺术现象具有民俗文化的基

本性质。对民俗文化性质的界定,当然有不同

的角度, 例如强调其创造与传承主体的社会

性,或者重视其载体和形式的特征等。钟敬文

先生关于上中下三层文化的理论是我们耳熟

能详的, 这一理论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当前

都有其可进一步挖掘的意义。我以为,这在当

时是针对过分强调民间与官方两种文化对立

观的一种反正。此外 , 我记得在上世纪 80 年

代中期的文化讨论中, 钟敬文先生就提倡从

民族文化的整体框架中审视我们的民俗 , 将

民俗视作民族整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由这样的认识出发,他提出“民俗文化学”,实

际上就是强调了在民族文化中民俗研究的重

要意义。他提出的上中下三层文化的观点与

此相吻合, 认为其中的中下层文化大体上是

民俗的。

钟敬文先生还清醒地认识到民俗文化与

民众生活的紧密关系, 在这方面他有许多思

考和言论。例如在 1980 年出版的《民间文学

概论》中 , 他提出民间文学是“整个人民生活

的有机组成部分”的观点 ; 1982 年在《民俗学

及其作用》一文中,他又指出民俗学的研究对

象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的“生活文

化”。与此相关联,高丙中在《民俗文化与民俗

生活》一书中受现象学哲学的启发,进一步提

出了民俗学的领域在于“生活世界”的观点。

这些思考都突破了只见文化形式、不见社会

实际生活与活生生的人的文化观, 丰富和拓

展了我们对民俗研究意义的认识。

最近我在想,任何一种文化,如果仅仅停

留在一种精英或士大夫的言论之中, 这种文

化就不能成为关乎民族命运的根性文化。民

族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在社会生活层面有所表

现 , 才能成为民族的生命。自然 , 在生活层面

上的一些风俗习惯, 不经过文人士大夫的具

有一定逻辑性的总结或心有灵犀式的妙悟 ,

大家也不容易体会到这种文化的意蕴所在。

反过来说,对于孔子所代表的圣贤文化来说,

董仲舒是第一次大改造, 到了程朱理学又是

一次大改造。几经改造,孔子文化才算延续下

来。假使没有这方面的努力,它就不能成为活

的文化。但从民俗学者的眼光来看,我们的圣

贤文化,如果它完全没有进入民间生活,就不

会具有坚韧的生命力, 也不会变成我们民族

的东西。可见 , 无论哪一种文化 , 如果在民众

生活中不能表现出来 , 必将难以久存。于是 ,

我想通过对“生活层面文化”这一概念的强

调, 来说明在整个民族文化中的民俗文化现

象。

采用“生活层面的文化”这一用语 , 是想

说民俗文化与文人文化没有截然不同的区

别。文人文化也可以是一种流动性强的、非常

活跃的文化,它一旦与生活发生血肉联系,往

往会充实民俗文化的内涵, 或者将民俗文化

的形式加以精致化。但是,知识分子可以对民

俗文化进行提炼、升华,也可以将民俗文化抽

离了民俗的土壤为己所用, 甚至形成了对民

俗文化的歪曲、阉割。今天我们看到一些民俗

文化在一定时空内的畸形发展, 实际上也包

含某些文人的作用。

我所说的“生活层面”在一定意义上不是

指的民俗本身,而是指的一种研究方法。我主

要是强调需要从生活层面来理解民俗文化 ,

这是个方法论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

上民俗学是注重观察文化如何流动的学问。

实际生活中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民众创造、传

承的文化没有全部被纳入到既有的文人视野

之中, 而所有的文人文化也不一定都要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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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层面的过滤。很多精英的思想老百姓并

不了解,反之,老百姓的思想也不一定被精英

们了解,它们之间毕竟有着一定的隔膜,所以

文化分层理论才是有意义的。但是我认为所

有文化只要成为传统, 它就或多或少地在生

活层面有所表现, 所以今后民俗研究的着眼

点可能不在于划分文化的类别, 而在于突破

文本著述范围的限制, 考察一种文化是怎样

在实际生活中被活泼泼地运用与传承。

我们过去对于民俗特征的一些共识 , 如

集体性、传承性、变异性、类型性、规范性等

等,其实都来源于这个“生活性”。对于民俗文

化而言 , 生活性是更根本的一个特征。此外 ,

还有一个特征也很重要,那就是“地方性”。集

体性、传承性等等首先是就一定的区域、一定

的群体而言的,然后才是就全民族而言的。因

为民俗文化总要进入到这个地方的生活层

面 , 这就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地方性问题。总

之,从生活性和地方性的角度来理解民俗,可

以让人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不要把搞田野作业并写成民俗志仅仅看

成是收集资料和汇集资料的工作, 它们有着

各种各样的意义。有的人的确是只想收集一

些民俗资料, 但是更多的人却是在田野作业

中有一个深刻的追求: 通过民俗志这种研究

方式, 能够使自己对于民俗做出深刻的理解

和完整的表达。因此为书写民俗志而进行的

田野调查,就是在作民俗学的实地研究。我们

民俗学者没有实验室,自然科学才有实验室,

所以我们不能把老百姓叫到实验室里来做实

验。我们只能到老百姓的生活中去,主动地去

接近他们,理解他们,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研

究手段,更确切地说是基本的研究方式。因此

我认为, 民俗学者只有将田野作业提升到研

究方式这样一个高度来认识, 才能促成民俗

文化研究真正走上科学的轨道。民俗学的研

究, 就是要有别于不特意涉足生活文化的种

种研究。从事生活文化研究的人,当然应该扎

根到生活中去。

现在有人仍容易踏入这样一个认识的误

区,即出于对文化形态二元对立的思考,作出

一些似是而非的判断, 如认为凡是口承的都

是民间的,精英文化中没有口承,或者将我们

这样一个有文字的国家里的老百姓想象成是

完全不利用文字的群体。实际上不是这么回

事。我的看法是,老百姓只是由于受教育的关

系不那么习惯使用文字, 但他不是不尊重文

字。比如他喜欢挂的对联就是文字,他也请人

代写书信;他还“敬惜字纸”,不随便地处理这

些有字的东西。他并不绝对排斥文字,但他更

具有口头创作和表达的能力。同时,用文字的

人永远也不会丢掉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交流工

具———口头语言。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究

竟是处在哪一种场合进行交往, 用哪种方式

来进行文化创造,而不完全在于是民众,还是

精英。

以上这些谈论, 可能算是对于中国民俗

学“元理论”的思索。当我看到张士闪这本完

完全全地从民间生活出发、闪耀着民众智慧、

发散着泥土芬芳的学术著作时, 便感到由衷

的欣喜。这是作者多年来一直坚持田野研究

的结果。由于有了参与观察与深度访谈的功

夫,再结合对于地方史志文献的系统爬栉,所

以当他从艺术学与民俗学的双重视野切入

“村落生活常景”与“乡民艺术”的文化逻辑 ,

描述村落传统维系与发展过程中的民俗文化

现象时,就显得比较从容。作者注重揭示乡民

艺术活动在一个村落文化空间中的结构性意

义 , 观察其存续、流播和演变的走向 , 就这种

追求的目标而言, 本书作为一项个案研究成

果不仅是实证的, 也在理论方法上富有启发

意义。

钟老曾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

滴水的意义是不能低估的。”用这句话来评价

这本书, 把它比喻为一滴掬捧自民间生活真

型的“活水”,应该是恰当的。因为书中包含了

作者对于民众生活文化逻辑的一些洞见 , 而

且证明了村落民俗研究的重要性, 所以我乐

于向大家推荐这本书。

二 00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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